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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金水河林场遥 如今袁 它已经今非昔
比袁远近闻名了遥
来到金水河林场就会看到袁 一个标志性金属

质地的雕塑要要要草体的野冷冶字袁在半空中闪着凛
冽的寒光遥书写野金水河冶三个大字的标牌袁被三根
巨木高高擎起袁仿佛擎起了这片天地遥两米多高的
巨型温度计肃然矗立在白雪之中袁 精准记录着寒
温的起伏变化遥 一串串高悬着的闪耀迷人光彩的
大红灯笼袁昭示着这里的美感和独特遥时停时去的
各种车辆袁显现着小山场的人气和活力遥
许多年以前袁 这里还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

的小林场袁 叫金水河林场遥 为一条环绕林场的小
河要要要金水河而得名遥 这深居于山旮旯里的小林
场袁孤零零的叫人心疼袁只有每天一次往返的旅客
列车才能给这里带来些许野热闹冶遥 可列车在这里
只停可怜的一分钟袁似乎刚停下就开走了袁只余下
渐渐远去的车轮辗压铁轨的有节奏的声音袁 就像
一首美妙乐曲绵长而渐弱的尾音遥
几年前袁林区全面停伐并实行产业转型袁金水

河林场职工家属都先后迁到了局址所在地遥 林场
土木结构的房子都拆掉了袁 只留下几栋整齐的砖
瓦房空置在这里遥
真佩服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袁 他们不仅认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袁还认为野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冶遥他们把野冷冶确定为一种重要资源并加以
利用袁 要让放下斧锯的林业职工开启一种从未有
过的新生活要要要旅游服务浴以此来增加职工收入遥
那一年的秋天袁也是全面停伐后的一个秋天袁林业
局决定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袁 首先把目光描准
了金水河林场遥他们认为袁金水河林场是名胜景区
敖鲁古雅使鹿部落至著名景区黑龙江北极村的必
经之地袁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袁再加上野冷冶和
美丽自然风光的结合袁一定会有众多游客光顾遥这
就为林场职工提供了二次创业机会遥 看看谁敢为
先袁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袁如果有什么困难袁林
业局会尽力帮助解决遥
经过琢磨再三袁 林场职工王岭率先报了名遥

之后又有两名林场职工报了名袁 一个是张慧袁一
个是李辉袁算起来袁他们几家还有点亲戚呢遥
晚饭后袁王岭和爱人俊华收拾停当袁再没心思

打开电视追剧袁一心筹划着如何去做这门生意遥
俊华不无担忧地说院野做生意需要投入的袁现

在女儿刚上大学袁 费用又这么高袁 生意一旦做不
好袁女儿的大学可就不用读了遥 冶
王岭说院野我看没啥问题袁咱有这个条件袁我身

体倍棒袁小来小去的活儿难不倒我袁你又有在林业
局宾馆当厨师的老底子袁 咱林业局的人谁不夸你
好手艺钥 开个小旅店袁手拿把掐浴 冶
俊华说院野我倒不是怕饭菜不可口袁 我是怕没

多少人光顾遥 冶
野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钥 咱们这里是全国最

冷的地方袁你没听领导说吗袁很多外地游客都想
要体验一下林区的冷呢遥要体验就得有吃住的地
方遥只要我们服务跟上去袁就不愁没人来浴 冶玉岭
信心满满遥

野冷有什么好体验的袁特别是南方人袁都热惯
了袁这么冷的天袁还不吓坏他们钥 冶

野哎袁攀岩危险不钥登雪山危险不钥野外求生危
险不钥 不还是有很多人去钥 这叫乐趣险中求浴 冶

野我说不过你袁看亏了本袁我就拿你当学费浴 冶
说干就干袁 第二天早上袁 夫妻俩约上张李两

家袁带上工具袁乘着自家的皮卡车来到了几十公里
外的金水河林场遥
下了车袁一眼望去袁一片死寂袁满目苍凉袁那六

栋砖房无声无息的静卧在那里袁 四周都长满了蒿
草袁甚至长出了红毛柳遥秋风吹过袁落叶纷纷袁不由
得让人心里添了几分冷落遥
六趟房五户一栋袁一排三栋袁左右两排遥 他们

三家各占一栋中的二三户遥 王岭家占了左边最南
的一栋袁张慧家占了右边最南面的一栋袁李辉家占
了王岭家后面的一栋遥
几家人从车上拿下镰刀镐头铁锹袁开始清荒遥

他们把房前屋后清理干净袁然后打扫屋子遥 中午袁
大家胡乱吃了点带来的干粮继续干袁 直到太阳落
山袁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去遥
后来的几天袁便是粉刷房子袁安装家具遥 王岭

把三家原来隔着的板杖子打开袁 形成了一个大的
院落遥 三套房这样分配院一套自己住袁运来锅碗瓢
勺袁米面菜肴袁油盐酱醋袁就开伙了遥一套按照林区
早年的生活样貌情味袁保留了现成的火墙火炕袁只
是在火炕上铺了块上好的新地革遥 屋内摆设也是
林区早年的高低柜尧角柜之类的旧家具袁连衣帽挂
也是用树枝和捡来的野鹿角做成的遥放好新行李袁
挂上新窗帘袁安排好洗漱用品袁野家庭旅馆野就算完
成了遥 另一套袁外屋做厨房袁里屋摆了两张桌子和
十几个小圆凳袁准备了各种餐具袁小饭店也准备就
绪了遥 院子里拉上红灯笼袁大门口挂上野金水河驿
站冶的招牌袁万事俱备袁就欠游客这东风了遥
张家李家也都收拾完毕袁 小店形式与王岭家

大同小异袁也只等着开张了遥
可等了几天都不见有车在这里停靠遥
9月下旬的一天袁中午刚过袁忽然来了两辆越

野车停在了村前袁车上下来四男二女袁他们挎着照
相机袁穿着浑身是衣兜的服装袁不用说袁一看就是
一支摄影团队遥
其中一个 50多岁系着马尾辫的男人走进王岭

的院子袁王岭见有客人来袁马上满脸是笑地迎上去遥
马尾辫男人问王岭院野你好浴 你是这家店老板吧钥 冶

野是是遥 冶
野我们是摄影团袁从青岛来的袁知道大兴安岭

这时侯的风光最好袁专程来摄影的遥 一路走来袁越
看越美遥 特别你们这一片袁景致太迷人了遥 我们想
在这里住一天袁不知这里能不能住得下钥 冶
王岭见说袁 不由有些小激动袁 连忙说院野能住

下浴 能住下浴 快快屋里坐遥 冶王岭热情地把他们让
到了屋里遥

王岭说院野我们这只有一间客房袁 可以容纳二
三个人袁邻居还有开旅店的袁我给你们联系袁保证
都能住下遥用餐就在我这儿袁我给你们做本地的小
鸡炖蘑菇尧猪肉炖粉条什么的林区菜袁保证可口遥 冶

野好好袁那就麻烦你了遥 冶
野不用客气浴 冶
经王岭联系袁其余几个人也都安顿好了遥 摄影

团都没来得及休息一下袁就急忙开车出去摄影了遥
他们一走袁王岭夫妇马上忙活起来要要要准备饭菜遥
傍晚袁摄影队踏着落日的余晖回来了袁两个女的略
显疲惫袁进屋就倒在了炕上遥看到摆上桌的色香味
俱全的东北大菜袁 有人被勾出了酒瘾袁 就问王岭:
野哎老板袁有咱们林区的酒吗钥 冶

野有有袁我这有咱林区有名的耶森林白爷袁非常
好喝遥我们林区有句顺口溜袁叫耶不喝森林白袁感情
上不来曰喝了六十度袁摁都摁不住爷袁你看这酒有多
美吧遥 冶
听了袁大伙都笑了起来遥 马尾辫男人说院野好袁

先上一斤吧遥 冶
野来啦浴 冶王岭提来一瓶酒放到饭桌上遥
大家倒上酒袁共饮一口袁都夸酒好遥 他们边喝

边谈袁谈的最多的还是金水河风光遥他们说晚霞中
的金水河袁真像满河跳跃的金子遥 两岸山峦起伏袁
鲜花满目袁山峰峭立袁树木参天袁真是美不胜收啊浴
他们一斤酒没够喝袁又来一斤袁直喝到深夜方各自
回店休息遥 第二天袁他们早早就出去了袁好像要拍
日出遥 中午回来吃完午饭袁又要急着赶路了遥

野老板袁我们买一下单遥 冶马尾辫对王岭说遥
王岭有几分为难地说院冶我们也刚开店袁还不

知道怎么定价要要要你们袁就看着给吧遥 野
这下把马尾辫男人给难住了袁 他思忖了一下

说院野按我们在林区看到的菜价袁 一般一个大炖菜
60元左右袁 一顿四个炖菜袁 我们吃了两顿袁 大约
500元袁加上主食和酒 100元袁再加上住宿费 200
元要要要给 800元怎么样钥 冶

野哦袁多了袁多了袁给 700块钱足够啦遥 冶马尾辫
男人坚持给王岭 800元袁说院野你们服务得好袁就算
小费啦遥 冶
王岭表示感谢袁 之后他顿了一下说院野各位老

师袁我有个小小请求遥 冶
马尾辫男人歪了一下脑袋院野 哦钥 你说遥 冶
王岭说院野你们都是摄影家袁 如果摄影作品能

标上耶金水河爷字样发表袁我们该多荣幸啊袁这也是
帮我们宣传啦浴 冶

野那是自然袁这么好的美景袁这么好的服务袁
哪有不宣传的道理钥你就放心吧遥冶马尾辫男人笑
着说遥
送走了客人袁俊华笑着夸王岭院野不愧是叶林区

日报曳的老通讯员袁还时刻不忘自我宣传呐浴 冶
野那是浴 冶王岭得意地笑了袁他接着说袁野我还得

继续发挥我通讯员的优势袁经常给报刊网络投稿袁
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袁我们大兴安岭袁还有个别开
生面的耶金水河爷浴 冶
大兴安岭季节的特点是 野有春无夏袁 秋去冬

来冶袁意思是袁春天还算比较长袁夏天和秋天却如白
驹过隙袁稍纵即逝袁之后便是漫漫长冬袁直到第二
年 4月份方能结束遥这不袁刚进 10月袁已是大雪纷
飞漫山皆白了遥之后袁便是从西伯利亚不断袭来的
一波强似一波的冷空气袁金水河的野冷冶便也逐渐
显现出来遥到了元旦前后袁这里的野冷冶更是达到了
极致遥
虽然说外面天天冷得冒着白烟袁 可是屋子里

却温暖如春遥原因是保暖措施到位院老式的木框玻
璃窗里外都早早钉上了塑料布袁 门上包上了防寒
毡袁火墙一天不停火袁点着火炕袁那炕面也散发着
暖融融的热量遥
几年过来袁金水河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袁又有几

家也凑过来开店了遥
隆冬的一天袁王岭正在外面扫雪袁看见门前停

下一辆越野车袁 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七八岁的
男孩走了进院来遥一家人被衣帽裹得鼓鼓囊囊袁像
三个大小不匀的面包遥
男人说院野老板袁我们在你这儿住店中不中钥 冶
听口音他们是河南人遥
野中浴中浴 冶王岭赶忙回答说袁野我们这里食宿条

件很好袁包您满意浴 冶
王岭接着说院野在这住下袁 得把车水箱里的水

放出来袁不然水箱会冻成冰坨的遥 冶
男人说袁野不要紧袁我知道这地方冷袁已经给水

箱加防冻液了遥 冶
王岭说院野在我们这里加防冻液也不能保证不

冻袁气温太低啦袁天气预报说今晚最低温度接近零
下 50度遥 冶
男人说院野来时就听说这里冷得出奇袁在外面就

要把整张脸捂得严严的袁不然鼻子就会冻硬了遥 冶
野哈哈哈冶袁王岭笑着说院野这话不算夸张袁冷是

名副其实的袁吐口吐沫就成钉袁就算你把脸捂上只
露出俩眼睛袁只一小会儿袁眼毛就会挂上一层白白
的冰霜遥 冶
他的儿子见说袁忙嚷着要蒙上脸走一圈遥
妈妈说院野好的好的袁咱们吃完饭再出去体验袁

身体没有热量会把你的小脸冻坏的遥 冶
男孩无奈地瞅了妈妈一眼遥
男人正放出水箱里的水袁 男孩却一旁叫道院

野快进屋吧袁脚趾头冻得像猫咬啦浴 冶
野哦袁快快快袁快进屋浴 冶王岭忙把孩子和他妈

妈领进屋遥
刚一打开房门袁一股浓浓的白气野呼冶地挤进

门来袁等随手关上门袁白气又瞬间消失了遥 男孩忽
闪着大眼睛袁觉得十分神奇遥
男人进屋后在屋里转了一圈袁惊叹地说院野哦浴

原来屋子是用这种办法保暖的袁这也中钥 冶他站在
炕边袁带几分惊奇地说院野哦浴 这就是传说中野东北
大炕冶的浓缩版吧钥 冶

野嚯袁挺内行啊! 冶
野不瞒你说袁我来之前做了些功课的袁对林区

的环境风俗饮食什么的还了解一些遥 冶
王岭问院野先生袁 吃点什么钥 要要要就小鸡炖蘑

菇吧袁再来一碗农家炖袁咋样钥 冶
野中中浴 冶男人爽快地答应了遥
吃完饭袁男人对饭菜大加赞赏院野真中袁天然尧

纯正袁味道就是不同浴 冶
儿子猴急地说院野我要滑冰车袁抽冰尕去遥 冶
这下可把王岭给难住了遥 这里没有准备冰车

冰尕之类的游戏玩具袁王岭只好给客人连连道歉遥
男孩说院野不是说山里人什么都有吗钥 怎么没

有了钥 冶男孩望着爸爸袁一脸失望的表情遥
第二天吃完早餐袁一家人走了袁悻悻的袁若有

所失遥
夜里袁夫妻俩躺下休息了袁可王岭却翻来覆去

睡不着遥他还在想着孩子的事遥他坐起来把俊华叫
醒袁 说院野今天孩子的事让我睡不着要要要其实河套
离咱这儿也没多远袁孩子有这个需求不能满足袁这
是咱服务不到位遥咱们能不能往河套开个小道袁弄
个冰场袁供孩子大人到河套玩游戏袁这不也是服务
项目的拓展吗钥 冶
俊华打着哈欠坐了起来袁说院野好是好袁只是咱

这儿三天两头下雪袁咋滑冰车尧抽冰尕钥 冶
野下雪袁咱们就扫袁冰面损坏袁咱就扎冰窟窿

浇呗遥 冶
野说的容易袁一天这么忙袁谁去扫袁谁去浇钥 冶
王岭陷入了沉思遥
王岭忽然说院野我看不如这样要要要发动群众钥 冶
野发动群众钥 冶俊华睁大眼睛疑惑地望着丈夫遥

王岭说院野这个项目也是咱金水河的项目袁 咱们把
大家召集起来袁共同搞个冰场袁再看看大伙还有什
么好点子遥 冶
俊华点点头遥
第二天晚饭后袁 王岭把已到金水河开店的几

家人都请到王岭家袁共同商量这件事遥 谁知袁大家
一拍即合袁都愿意轮流去扫浇冰场袁并说要搞一个
像模像样的冰场遥 大家七嘴八舌袁 还出了不少主
意袁有的说要开一个山珍店袁专卖山里的蘑菇尧笃
斯尧牙格达之类的山珍野菜袁有的说搞狗爬犁或马
爬犁尧滑雪圈等游戏项目袁还有的说袁利用遗存的
木头搞抬木头尧锯木头尧劈柴之类林区生活体验项
目噎噎王岭没想到大家的热情竞如此之高浴
这时李辉站起来提议袁他说院野咱们金水河袁大

小也是个村儿袁是个集体遥俗话说袁人无头不走袁鸟
无头不飞袁 我看咱们应该选个领头的袁 叫村长也
好袁叫理事长也行袁领着大伙一起干不是更好钥 冶看
他的样子袁好像早有这个想法了遥

野好要要要冶大伙都举手赞成遥
李辉接着说院野我看咱们就选王岭吧袁他当

过工队长袁有领导能力袁又有文化有头脑袁大家
同意吗钥 冶

野同意浴 冶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遥
张慧说院野那到底叫村长好还是理事长好钥

要要要我看袁还是叫村长顺口又亲切遥 大家说呢钥 冶
野就叫村长吧袁 只要领着大伙干袁 叫啥无所

谓浴 冶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遥
王岭说院野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袁我也不推辞了遥

以后咱们有啥事共同商量袁只要大家互帮互助袁拧
成一股绳袁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浴 冶

说干就干袁大家张张罗罗袁互帮互助袁几个月
时间袁这些项目居然一个个地陆续搞起来了袁并且
初步产生了效益遥 到这来的孩子再也不愁没冰尕
打尧没冰车坐了遥岂止是孩子袁大人也乐此不疲遥游
客们在这里还买到了纯正的野山珍袁 体验到了原
汁原味的林区生活遥 他们坐上狗爬犁尧滑雪圈袁让
村子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袁洒满了欢声笑语噎噎
春节前后袁金水河更火了遥 村前袁用冰块砌起

了高大的冰墙袁上面书写着野北国金水河冶五个醒
目的大红字袁板杖子上挂起了大红标语袁上书野兴
安景色美袁请来金水河冶遥 他们还请匠人做了冰雕
和雪雕袁雕了蘑菇尧雪兔尧小熊等动植物袁活灵活现
的袁简直把个金水河雕成了一个童话乐园遥来体验
生活的游客也越来越多袁有一天袁金水河居然一下
接待 80余位游客袁吃饭都需要野翻台冶袁可把一个
野村子冶忙得不亦乐乎遥
现在袁 每趟房都把原有的板杖子全部打开袁

留出宽敞畅通的过道袁并铺上了彩砖遥 周围的杖
子尧雨搭尧仓房等都重新整饰得整齐美观遥大小红
灯笼一串串悬挂院子上方袁小店的牌子也都焕然
一新袁夜晚霓虹闪烁袁一派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
景象遥
金水河火了起来袁 林业局不少职工也纷纷来

这里开店了袁现成的房子住满了袁他们就又投资盖
起了新房遥 一转眼儿袁 金水河的小店已增加到 10
多户袁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遥

林业局领导也经常光顾袁和野村民冶们一起探
讨未来的发展遥 年底袁 林业局领导到金水河召集
野村民冶开会袁他说院野金水河因林而生袁因冷而兴袁
眼下已是声名远播了遥这不仅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袁
更有王岭耶村长爷的功劳袁他不仅带领大家共同致
富袁还不忘利用报刊网络自我宣传袁从而增加了金
水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遥当然袁更主要的还是咱们
林区的特色和真诚热情的服务袁 真正做到了越冷
越热情要要要这条是硬道理浴有这个硬道理做基础袁
金水河还愁不火么钥 冶

领导顿了一下袁 接着带有几分豪迈的语气
说院野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袁上级对金水河旅游
项目非常重视袁 准备加大投资力度继续扩容袁力
争把金水河打造成具有耶冷极地标性爷的旅游度
假区浴 冶
领导讲完话袁会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遥
新的生活袁让金水河人家的腰包鼓了起来袁他

们真正看到了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尧野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冶的美好现实袁觉得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了遥
冬去春来袁金水河冰雪销融了袁河水围绕着金

水河林场野哗啦啦冶地唱着歌袁欢快地奔跑着噎噎

渊小说冤

红 豆

一往情深的执念
春天开出浅色的花
又在深秋成果
殷红殷红地 扎进心底
不能碰触 更不敢采撷

你 一直在我梦里
灿若红霞 却抵不过
划过秋凉扉页的
相思清苦
而岁月 无声无息地 斑斓

所得的和以为所不得
都在轻似秋烟的光阴里
匆忙地来 匆忙地去
痛和念一带而过
刚刚入口 就长驻心头

可 这一念间 便沦陷了
便抵不住 相思成灾
便在这 烟火人间
有了风味 有了
想一下 就彻达心扉的痛

当你终于
在我掌心中 缠绵
眸中 泪光点点
任思念 一边慢慢调养
一边 渐成沧海

从一枚相思入骨
又以另一瓣相思 结束
我的心啊从此 碎裂无数
往后余生 已不见你
也再无倾城颜色

灯笼果

以一枚野草的谦卑
自行着悲喜
春日的芳菲早已穿梭而过
唯有你 在篱笆边
守护着 早已褪色的秘密

晨昏暮晓 日子越发单薄
你兀自把四季的光 集进胸怀
秋风萧瑟 结满了心事
每一段脉络上 都注满忧伤
每一粒果实 都是情意

眺望中依然满怀期许
这无关惦念 无关爱情
也无关那么多 飘忽的小情绪
偶有一丝丝微甜的记忆及
都能让思念决堤 冲毁所有矜持

就在这里吧 给每一位漂泊已久的人
点亮 心中的力量
远方的远方 也能感受
杯中斟满的所有过往
都将 一饮而尽遥

稠李子

傍依在河柳边
又深深 傍紧童年
从来都是 寂寂生长
这一棵和那一株
只是 相互间摇晃手臂

风欺雪压 隐忍
直到春 撩开冬的衣襟
便 一发不可收
老枝绽叶 嫩枝吐蕊
雪一样 覆满枝头

盘桓在城市的楼宇中
我几度梦回
又几度落泪
那比雪花还要白开始
却酿满 黑而涩的结局

曾被远方耽搁
又被 乡音扑获
故事已燃翻页
你 却在我的味蕾里
储满记忆的香泽 丝毫未减

山丁子

啜饮着北方烟火
蓬勃在 清晰旧日里
寂静抑或喧闹中
红色乡愁根根分明
跋涉而来 从未歇息

时光的洪流 搅动了过往
半入清秋半入冬
枯瘦枝桠上 红云如盖

托住记忆中的酸甜
锁住旧日时光

十月阳光 卸下
最后一丝温暖
被遗忘 也被向往的等待
早已 风干尧萎蔫
结满尘烟

秋雨一场更寒比一场
冲走丰硕与枯黄
带走了更多的悲凉
尘世的繁华 应声而落
唯有回忆 独自清欢

笃 斯

晨起的光 绕过枝蔓
铺满连绵的山坡
琼浆般 蓝紫色的梦
不经意间惊醒
跌落时 也不敢喊疼

风 拨弹沧桑
心绪也在凌乱中 暂停
而你 蓦然入眼
一枚被画眉鸟吻过的
在七彩灌木丛乍现

轻缓地 托起儿时记忆
清冽刚入浸口鼻
瞬间就红了眼
故乡况味和故乡怀想
也刹那 冲进脑海

纤身慢转 聆听
有故人相询
有落叶松成片成片地集结成海
有背影在松林边 渐行渐远
最终模糊 消散

这是我心中最最要紧的啊
即使山河日益远去
即使记忆反复覆盖乃至全无
你仍是无可替代
心痛时的解药

龙 葵

风已高过屋顶
寒露下 被催熟黑色珠粒
正笑意饱满
托着腮 慵懒静候

错过了 花开热烈时节
我带着些许惊喜和歉意
把思念的温暖
装进心海

短暂的重逢后
慌张的心 慢慢安静
世间的朝朝暮暮 沉沉浮浮
都被这清芬治愈

我所熟悉的部分 正悄悄回来
龙葵花刚刚坠落
父亲就把晚归的夕阳
牵回了家
我欢喜地依偎在 他的膝下

高粱果

大兴安岭的山坳里
终于找到了你的踪迹
隔着故乡
隔着相互奔赴的 急切
欢喜 喷涌而出

这一刻 风也安静了
我们相对默然
所有光阴的美好
一步步浮现
又一点点濡湿记忆

当年的旷野秋风
又重新穿过了我的手
穿过了年轻与年幼的交叠
草木也欢畅地书写着
流年和离别

我俯下身 亲吻
久违的笑靥
就像重温 岁月的深重
离愁别绪是那么多 那么长
又那么宽广

唯有记忆 依然鲜活
落叶松针温和而柔软
童年的竹篮 载满欢喜
嘴角上残留着高粱果的香气
被母亲 轻轻拂去钥

家乡的果
阴 刘旭艳


